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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买分记：一嘲完美”生意
考前的凌晨，赵萱莹按照指令来到了

“面授”老师的房间，并被要求脱掉鞋子、上
交手机，还过了一遍扫描仪，完成这一切之
后。她和其他 14个考生一起窝在了宾馆
里。

2020年 12月，一名纽约高校的华裔教
授发现，一名已经在 11月因车祸意外离世
的中国的留学生，依旧按时缴交报告及作
业，甚至还寄了电子邮件给其他任课老师，
这令整个学院的教职工不寒而栗。媒体的
调查，随之展开……

此后的报导，揭开了一条服务于海外留
学生的代考、代写、代上网课的灰色产业
链。一位在英国从事此项业务的兼职学生
说，如果被查到就说是：“Private tuition”。

代写、代考、代上网课……仅仅只是留
学“生意”中的冰山一角，真正的重头戏其实
是出国前的各类语言“考试”。

第六次，总算过了
如果纯以参加考试次数来衡量的话，23

岁的赵萱莹（化名）算得上是个雅思考试的
“老炮儿”，6次考试的战绩至少让她在小圈
子里无出其右。2018年毕业之后，她申请了
英国伯明翰的研究生，拿到了 Conditional
Offer之后，只差最后的雅思分数就能自由地

“远走高飞”。不过，这个“自由”的代价让她
感觉褪了层皮。

2019年3月14日上午8点30分, 赵萱莹
带着忐忑不安的情绪走进了世纪香港酒店
的雅思考场。

这是一个位于酒店会议室的考场，考生
要经过安检、签到、拍照、放置物品等流程方
可进入，确保在场没有任何可以作弊的“空
子”，甚至连上厕所这一理由都需要经过当
场主监考官的审核与签名。

整个会议室整齐地放满了桌椅，间距不
大，最前面是监考台，一场考试的监考考官
超过 10人。考生答题的工具——被考生们
戏称2千多买的铅笔和橡皮也是统一发放。

笔试部分分为听力、阅读、作文，每完成
一科考官会统一收集考卷，并在规定时间内
下发下一科试题。口语部分会安排在下午，
考生会被随机分配到酒店的房间内根据考
官现场给出的口语题目，进行一对一的交
流。为了防止提前泄题导致作弊行为，除了
像国内的高考一样进行“封卷”之外，雅思官
方偶尔会临场“换题”，相对来说，这是一场
比“高考”还严苛的规范考试。

但当既定的规则被某些灰色因素溃然
推倒的时候，带来的却是一种粗劣的“拔苗
助长”。

那一天，9点的钟声一响，试卷还没到赵
萱莹桌上时，她已经迫不及待的张望，并且
瞥到了一些模糊的试题，她脑子开始飞速旋
转、回忆。

当赵萱莹清晰完整地看到听力试卷时，
骤然心跳加速，甚至需要压着自己的情绪不
让自己激动起来，生怕巡视的考场老师发现
她的异样。

原本习惯翘起的“二郎腿”抑制不住的
抖动，还不小心抖落了桌上被撕掉包装袋的
卫生纸，路过的一位监考老师走了过来，帮
她捡起了纸巾，赵萱莹压了下情绪，跟监考
老师眼神对视了一眼，说了一句略带口音的

“Sorry，Thx.”
“稳住，稳住，别写全对就行，肯定过

了。”赵萱莹在心里这么想到。
听力广播的Part2是一段关于地图的题

目，广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赵萱莹不仅已经
写完了所有答案，更小心翼翼的在试卷上用
1、2、3、4的数字，把 Part3的选择题答案写
下，生怕自己“背乱了”。

阅读的部分，她按照“指导老师”的方
法，装模作样的在试卷上留下一些笔迹，并
且刻意的填错一些题目，免得被官方查到痕
迹。阅读考试时间过半，赵萱莹完成了所有
的答题，脑子里开始回忆下一科的作文范
文。她比其他“面授”考生多交了 2000元人
民币，拿到了一篇所谓的6.5分范文。

“那篇范文根本背不下来，题目是关于
当地旅游产业推广的。它（范文）里面用的
一些词我都没见过，读都读不顺，别提背
了。我就是个 5分的水平，早知道就要个 6
分或者 5.5分的范文，还不用多交钱。我就
背了个大概，考阅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作
文，结果到最后还有很多没想起来，写了个
5.5分。”赵萱莹回忆到。

对于赵萱莹来说“幸运”的是，这一场总
计花费超过 3万元的作弊考试，一切顺利。

在她完成大小作文筋疲力尽地趴在桌子上
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这是第六次考试，总算可以过了。”
路过的监考官，看着趴在桌上的赵萱莹

笑了一下，似乎觉得习以为常。
交卷的那一刻，赵萱莹第一次感觉到自

己是一个好学生。她拒绝了同场考生的午
饭邀约，匆匆离开。因为她知道，要回到凌
晨那个“指导老师”的宾馆房间里拿自己的
手机和行李，还需要支付1万5千元的余款。

赵萱莹手里撰着“指导老师”给的 50港
币零钱，打了辆车回到酒店，兴奋地告诉老
师们答案没问题。又拿起手机给介绍“面授
的中介”Alex发了微信留言，转了一万五的
尾款，并且被叮嘱不要对外张扬。

她饭也没吃，就去了口语考试的指定考
场。在门口的 7-11买了一听可乐，在酒店
大堂找了个座位，拿出了一直准备着的口语
素材背了起来。

“口语我整整背了 200多页的素材，虽
然我买了答案，但口语成绩这个是我硬生生
的考出来，没有一点水分。”

13天之后，赵萱莹查到了成绩。口语：
5.5、阅读：6.5、听力：6、作文：5.5、Overall：6.

赵萱莹将成绩截图给了“面授中介”
Alex，得到 66元的恭喜红包之后，Alex告诉
她，同场考试的其中一位考生因为各科考分
差异太大，被雅思官方抽查并认定为考试作
弊，不予发放成绩。

“还好我故意写错了一些题，不然弄不
好也被扣住了。”赵萱莹心里这么想。

几个月之后，赵萱莹顺利拿到了伯明翰
大学 IBM专业的CAS。9月份，她带着复杂
的情绪登上了飞往大不列颠的航班，尽管在
出关的时候听不懂海关人员的问询、在上课
时只能零星听懂一些单词，偶尔会因为听不
懂站台名称而坐过站，但她终究还是站在了
大洋彼岸的土地上。

赵萱莹的“梦想”，只是每年数十万留学
生的一个缩影。

根据艾媒网调查显示，从 2013至 2019
年短短七年间，中国出国留学的留学生数量
已经从 41.4增至 70万以上。有媒体指出，
留学生数量的激增带来了一个“恶劣”的副
作用，就是围绕着这些群体衍生的灰色产业
的“繁荣”。

对于赵萱莹而言，途径的光明与灰暗已
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能“考过去”。

再难回首的记忆
回忆起这六次考试的经历，赵萱莹总感

觉像是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的历险。
“之前的 4 次考试我都在大陆地区考

的，试了各种方法，自己也在做题，但是最后
的总分都是 5分。后来我在咸鱼上找了一
个雅思补课的老师Anna，收费 100一小时，
我们每周会约个2-3次补课，Anna自己也考
了很多次，目标分数7分，也没考到过。”

赵萱莹和这位Anna的关系，亦师亦友，
也可以说是难姐难妹。她们一起补课，一起
琢磨着考试的事情，在赵萱莹决定参加第五
次考试之前，Anna提议，两个人不妨一起去
香港参加考试，“亚太地区口语考试给的分
数比大陆要高 0.5分，而且她说自己找到了
一个卖‘网传’答案的，一次过了就算了。八
千元的答案钱，我和她一人一半，就这么又
去了第一次香港丽豪酒店的考试场地。”

结果考试的那天凌晨，等到 3点钟答案
也没发过来，Anna都快哭了。直到接近4点
半的时候，短信收到了大小作文的题目，两
个人在宾馆里火急火燎的提前撰写，“我还
想让她帮我修改下，看她那个样子感觉比我
好不了多少。差不多 7点的时候，发来了听
力和阅读的答案，我把选择题答案‘翻译’成
手机号码（ABCD=1234和5678）。”

到了考试的时候，一看到听力的试卷，
赵萱莹就懵了：预先给的答案第一题和第二
题是人名和数字，试卷上要填的是一个完整
含义的单词。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被骗了’，Anna
和我的考位距离很远，我转头看了她一眼。
反正三科题目没有一个答案是对上的，整场
考试完全没有心情，也不想做题，我就瞎写
了。”

考完之后，赵萱莹和Anna在门口的公
交站台等车的时候，Anna向她要钱，说自己
垫付了答案的钱，让赵萱莹把应该掏的 4千
块给她。“我都想骂脏话了，强忍着绝望，让
她等着，回北京之后给她。下午的口语考试
我都没去，直接买了当天的机票走了，一刻

都不想留。”
回程途中，赵萱莹留了一个心眼，开始

在网上搜索关于雅思卖答案的相关信息，最
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找到了“面授中介”
Alex。

在了解到赵萱莹的情况后，Alex给了几
个方案：一个是过两个月再去考试，因为上
一次考试总分只有 4.5分，紧接着参加考试
会有被官方抽查的风险。

第二种，就说护照丢了重新补办一个新
的护照，这样护照号码变了，雅思官方也会
默认为是新考生，考点亚太地区随便选，都
能拿到答案。

还有一种，是直接把护照给Alex，他安
排人替考，交八万块钱，但是考试进场时需
要拍摄照片，有一定的概率会在入境英国时
被移民局查到。

思前想后，赵萱莹选择了第一种方式，
和Alex商量好了 2.8万元的“面授”价格，其
中包含2000元的范文，通过淘宝支付1万元
定金，考完如果答案正确支付余款，如果三
科有一科答案不对，全部退款。

所谓“面授”，意指在考前拿到考题，并
在“指导老师”的“辅导”下让考生熟记答案，
最终得到一个所谓“心仪”的成绩。

这个怪异的“完美”生意，至今在某宝上
还依然活跃，只不过从原来的“一科不同退
全款”改成了“按科目收费”。

而“面授中介”Alex的朋友圈，也不断晒
出“面授成果”，业务范围扩大到了 TOEFL、
GRE。生意兴隆的他，据说在 2019年 12月
还换了一辆“Ghibli”。

Alex 最近的一条朋友圈时间停留在
2021年 3月 4日，内容是“傻瓜式”操作过托
福。

终于见到了“面授”老师
赵萱莹是考前一天飞到的香港，当天下

午她按照Alex的指示准时在下午两点到了
“面授老师”所在的湾仔帝盛酒店楼下，见到
了两位操着北方口音自称工作人员的“老
师”。他们让她在表格上找到自己的名字，
看下如果信息没问题，就签个到，并互相加
了微信。

“你先回自己的酒店休息吧，凌晨 1-2
点左右我会联系你，告诉你房间号，你直接
到房间里来就行。”其中一位老师这么跟她
说。

赵萱莹粗略的看了下表格，上面大概70
个人，还在最后一栏看到了介绍人信息，她
自己这一栏里写着Alex推荐，还有其他人的
这一栏写着“环球雅思、雅思直通车、游游雅
思”等。

赵萱莹这才知道，Alex只是一个前端中
介，他只是把自己介绍给了这两位老师。

刚签完名，另一位参加“面授”的考生
Erik正好过来，两人顺势做了伴，准备一起
找地方休息，等待凌晨的通知。

赵萱莹和Erik找了个沿街咖啡馆，坐了
下来。聊了一会才知道Erik比她小几个月，
是个“千禧宝宝”，湖南人，高三，读的是国际
学校，要去加拿大读预科，手续全都办好
了。但是此前雅思考试买了 3次网传答案，
结果都遇到临场换题。其中有一次答案对
的，但是遇到了抽查，到了查分的那一天死
活查不出分数。

赵萱莹也大致的说了自己的考试经验，
一下子两位“同病相怜”的考生，大有相见恨
晚的意味。

接近 12 点的时候，两人就来到了“面
授”老师的酒店楼下。“实在是熬不过去，根
本就不敢睡，也睡不着，倒不如直接去酒店
楼下的酒吧里等着。”赵萱莹对Erik说完，两
人就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去酒店。

凌晨的湾仔帝盛酒店附近很安静，一边
是车流渐息的跑马地，一边是一片小墓群。

赵萱莹和Erik点了两杯喝的，找了个室
外的座位坐着。接近凌晨 1点的时候，又有
一些学生模样的人陆续聚集在酒吧门口，有
的拿出资料看了起来，有些点起烟，三五成
群。

互相之间聊了几句就熟络起来，都是来
参加“面授”的考生。大多数人都考过 3次
以上的雅思，其中也不乏考了6.5分的“佼佼
者”，因为某一科小分没达标，短时间内又需
要成绩单入学，只好出此下策。

2点左右，考生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收到
了“集结令”，互相招呼着去到指定房间。

赵萱莹和Erik被分开来，临走前两人还
拥抱了一下，相逢一场，祝彼此顺利。

赵萱莹来到房间的时候已经有 10几个
人在里面坐着了，除了那两位自称工作人员
的老师之外，还有一位“面授”老师。他要求
赵萱莹上交手机和身上所有的电子设备，并
且脱掉鞋子，然后拿着扫描仪对着身上各个
角落扫描以确保没有任何电子设备。

这套程序做完之后，让赵萱莹在房间里
找地方坐着。

“那个房间里就一张办公桌还有一张小
茶几，15个人根本没地方写东西，床上趴几
个、办公桌上几个、茶几再弄几个，真的没办
法。我在窗台边坐下来，想着等会儿试卷来
了，可以在窗台上写。不过，房间的吃的、喝
的都帮我们准备好了，反正不让我们出去，
连上厕所后面都有一个人盯着。”

15个人到齐之后，“面授”老师给大家发
了笔、橡皮和草稿纸，并说明了纪律。

“过会儿题目和答案都会给你们，你们
尽全力背，但是不要想着抄着带出去，所有
的东西都是不能带出这个房间的。手机和
随身的行李我们都会保管好，除了明早要带
的护照、准考证，其他东西你们考完来我们
这里拿。还有，考试的时候别给我写全对，
答案给你们了，自己动点脑子，要多少分写
多少。”

有一个女生，打断了老师的话，问了一
句：“我手机或者钱包总要带吧，不然我明早
打车怎么付钱。”

工作人员看了她一眼，说：“手机你们别
想了。打车的话，明早我们会根据你们的路
程，帮你们叫好出发的车子，给你们每个人
一些现金，你们可以打车回来，这下都放心
了吧。”2点半左右，15个人都先拿到了大小
作文的题目，赵萱莹多交了 2000元，拿到了
一篇定制的6.5分范文，有中英文对照，她用
余光看了一眼边上考生的7分范文。

“我告诉你们，那时候我感觉 7分的作
文就不是人能看懂的，一句话里面，有 7个
单词都不知道啥意思，有一个单词叫

‘Magnificent’你们谁知道什么意思？”赵萱莹
在英国聚餐时和身边的朋友这么说。

凌晨 4点，2份听力的试卷和答案下发
到这 15个考生的手里。面授老师说道，“临
时接到消息，有可能会临场换听力题，大家
不用紧张，两份里面一定有一份是对的，前
面的作文和后面的阅读不会换题，你们放心
背就好了。”

虽然这么说，不仅赵萱莹，房间里的所
有考生都露出肉眼可见的紧张。

5点多，天开始有点亮了。阅读答案和
试卷也如期而至。不过，赵萱莹脑子里还是
在飞速背着作文，只好边背作文，边开始看
阅读。

7点不到，有些考场距离较远的学生先
行出发。赵萱莹看着他们离开，暗暗压抑着
紧张的情绪。

7点半左右，赵萱莹一行4人，被工作人
员和“面授”老师收掉了所有的试卷、答案、
草稿纸和笔，带上护照和必要的资料也出发
了。

在车上，他们都一言不发，口中念念有
词地背着答案，生怕哪个顺序错了。同行的
考生里有人问司机借了一支笔，在纸巾上提
前默写答案。

这一场配合战，最终“完美”收官。
“后来我才知道，面授这个方法，是一个

不公开的秘密。很多留学机构教雅思的老
师大都知道这个方法，只是挑人下菜。我看
到国内知乎、豆瓣等各大论坛上各种 7分、
7.5分、8分晒成绩的帖子，想想也觉得有意
思，有这么多学霸么？反正不关我事，可能
我只是单纯的酸而已。”赵萱莹叹了一口气。

无论如何，赵萱莹如愿来到了英国，Erik
也在同一年顺利去了加拿大。

在经历了这些之后，每次听到身边有同
学聊到国内有谁去香港、曼谷和清迈等考场
考了高分的时候，赵萱莹都会一笑了之。她
知道，分数根本代表不了什么，再大的难题
都可以用钱解决，如果一次不行，那就再来
一次。

2019年 12月圣诞前，赵萱莹在学校的
宿舍里对着一堆学期作业焦头烂额。纠结
了一会儿之后，她拿出手机，在伯明翰的新
生群里加了一位“代写”，付了 500定金之
后，她走出宿舍，去唐人街一家中餐馆点了
一份“烧鸭饭”，然后约上了几位同学准备晚
上去酒吧“练口语”。23岁的赵萱莹，就这么
从一个怪异的“完美生意”里，又钻进了另一
个“完美生意”。


